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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台栖霞城北的北七里庄外，有一座毫
不起眼的坟墓。它南北临河，东依山岭，西系
平地，平凡而无奇。坟墓外表，没有奢靡华丽
的人工雕饰，只有几块质朴无华的天然石块。

可坟墓下安葬的，却是清代大儒、著名学
者郝懿行。他一生的仕隐行迹，冥冥中恰巧和
陵寝的质朴相契合。“郝懿行42岁中举，做了
多年的主事小官，从未因升官托过关系。他虽
然清贫穷苦，但毕生勤奋笃学，博涉经籍，著
述宏富，去世时留下满屋图书和手稿。”郝氏
后人郝庆光说。

逆天改命不如安心读书
郝庆光是郝懿行的六世孙。他热爱乡土文

化，如今正忙着编修《郝氏家谱》。而郝懿
行，无疑是郝氏一族中光芒最为耀眼的辰星。

郝氏一族，原籍河北枣强。明初大移民，
郝氏先祖和千千万万的无名百姓一起，踏上了
背井离乡、开拓新土的道路。他们先迁居莱州
府，后又西迁到不远的栖霞城内。

郝氏在栖霞站稳脚跟后，人丁滋繁，趋向
兴旺。到郝懿行曾祖父郝倬时，耕读之风渐
盛，家族成员的足迹也开始突破山丘，迈出乡
土。

郝倬为布衣时，以“好义乐施、孝顺双
亲”知名于乡。成年后，又因品学优异，被当
地推荐到京师国子监读书。朝廷岁考国子监贡
生，他被定为“优等”，选补为同知。同知是
一州最高长官知府的佐官，分管督粮、捕盗、
防汛、水利等杂事，事无巨细，颇为繁琐。郝
倬上任后，讲求廉洁自守，于民便利，颇有佳
声。但他对仕途不甚挂念，所以早早辞官归
乡。归隐期间，手不释卷，爱读史籍和医书，
还曾汇编成《医方便览》一书。

郝懿行的祖父光宏，是乡间的秀才。懿行
之父培元，自幼酷爱读书。私塾放课后，他步
行前往舅父家继续求学，无论隆寒盛暑，从未
中断过。后来他成为贡生，选为训导，负责地
方教育工作。

郝培元读书刻苦，教子也非常严厉。乾隆
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腊月底，年幼的郝懿
行，遵父命在室内温习功课。也许是天寒地
冻，又或许新春将至，郝懿行始终心猿意马，
东张西望，不甚认真。休息间隙，郝培元拿起
《毛诗》问：“我抽查其中篇目，你能背诵
吗？”郝懿行道：“父亲可以随便抽取，儿子
定能熟背无误。”郝培元就抽了几首诗，郝懿
行却忘字漏词，几乎一句也对不上来。父亲见
状，怒其不奋，重重责打了他。一旁的母亲见
爱子受屈，只是含泪啜泣，却不敢言语。

数日后，母亲将怒气化作揶揄，嘲讽郝培
元：“普天之下不喜欢儿子的，恐怕也就只有
你了吧。”郝培元喟然长叹：“恐怕天下疼爱
儿子的，也是和我相似的吧。乡间谚语常说
‘鞭打快牛’。牛快了为何还要加鞭？就是希
望它能增长气力，多耕多收啊。”

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郝培元常对儿
子怒目而视，表面威严，内心却极为柔软，对
郝懿行一直另眼相待。他有一次对人说：“我
的长子懿行，性情颇类我，与书亲近。我不愿
中断他的作为，变得嬉游怠惰，所以督促非常
严厉。”他曾与儿子闲谈，偶及命运浮沉的话
题。郝懿行答：“命运不可强求，若不能实现
固执的期望，往往悔之晚矣。不如安心读书，
新奇之书能赏心悦目，义理之书可养心修身。
不用奔走劳形，不用忧戚用心。如果能面对无
尽藏书，醉心六经道学，不也是无上乐趣吗？
这和执着茫茫前途，一生争夺而不能得相比，
究竟孰得孰失呢？”

小小年纪发此言论，让郝培元大为赞叹和
惊喜。他从此不再以“亲老在堂、家贫应仕”
为由，来干涉阻挠郝懿行的志向。

郝懿行表露的初心，好似命运初照，贯穿
他一生始终。“先祖后来虽中进士，但做官恬
淡寡欲，从不走关系，恐怕也是少年天性所致
吧。”郝庆光说。

无意科考可怜心为形役
自身的聪敏好学，父亲的严厉督促，让郝

懿行早早在乡党间打响了名声。19岁时，他入
县学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郝懿行不愿为科考所累，但日益困窘的家
境，让他必须正视现实，被迫“心为形役”。
郝家原本殷实，但累世敦厚，对人毫无提防，
以致败落清贫。

乾隆四十三年，郝懿行成为廪生，享受官
府生活补贴。当年山东学政赵佑视察烟台，见
郝懿行的诗文，将其誉为“栖霞四杰”之一。
乾隆五十一年，郝懿行经举荐入国子监读书。

成为廪生，接下来就要尝试参与乡试，博
取功名。郝懿行碍于时俗束缚，也留意作些科
举时文。但他虽研习时文，习科举业，内心却
依旧排斥鄙夷，独爱经籍研究。他觉得：
“（山）东省教授子弟的，向来没有什么章
法。数十篇陈腐朽烂的时文，也会被奉为传家
衣钵。”他认为，治学根基在于经史，“不攻
经史诸书，非治学之道”。读书当遵循欧阳
修，自七八岁开始研读经籍，十五六年便能默
然在胸。此时稍微运用读书余绪，也能作出锦
绣文章来。

乾隆四十三年，21岁的郝懿行第一次赴考
乡试。归来不久，长女郝桂降临人间。初为人
父的郝懿行，兴奋、惊喜，还带有一丝紧张，
百感交集。他特意为女儿取名“桂”，暗合乡
试“桂榜”之意。可惜乡试出榜时，他却名落
孙山。在为第一位亡妻林氏所作的《祭亡室林
氏文》中，郝懿行对这种悲喜交加的复杂心
境，依旧记忆犹新：“既归三载，诞生一女，
我适秋试，归而晤语。女名曰桂，佳兆攸系，
讵我命蹇，依然下第。”

未成想，此后噩运竟然接二连三。两年
后，岳母染病弃世，妻子林氏因伤心过度，患
上恶疾，以致瘦骨嶙峋，汤药不离口。28岁
时，次子毓麟降生，算是多舛命运的一大慰
藉，可十二日后婴儿就不幸夭折。林氏身体本
就羸弱，又遭丧子打击，疾病渐趋不治。两年
后，林氏离世，郝懿行悲愤中作《悼亡诗》三
十首，寄托哀思。

从初次落第到妻子病故，郝懿行一直闷闷
不乐，未曾再赴科考。

乾隆五十二年，丧偶的郝懿行经人介绍，
与同乡王照圆结为伉俪。是年，王照圆24岁，
郝懿行30岁。在妻子的勉励下，他重新鼓起勇
气，加入仕途科考。

完婚次年，郝懿行参加山东乡试。也许是
新婚燕尔的喜悦，郝懿行这次如愿考取举人。
妻子王照圆在应试之初，写诗勉励夫君，期望
他一鸣惊人，“如君折得蟾宫桂，自尔高山听
鹿鸣”。

当下部分研究者认为，郝懿行因无意仕
途，考中举人后，一直迟迟不去礼部会试。但
考察郝懿行生平行迹，其实中举后第二年，他
便赶赴京师春闱，但名落孙山。次年是乾隆帝
八十寿辰，朝廷特别开恩科，郝懿行又一次来
到京师，依旧铩羽而归。

不久，岳母和母亲相继亡故，郝懿行居乡
守孝，料理后事，未能应考。39岁时，郝懿行
又一次上京赴考，仍然落魄归来。

“先祖郝懿行对科举虽不是很挂心。但每
次有科考，只要家中没有变故，总是参加的。
这也许是时俗对士子的束缚，也许是家境的考

量，让他不能完全超然仕途。”郝庆光说。
到了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郝懿行已

逾不惑。当年正月，太上皇乾隆病故，权臣和
珅被嘉庆赐死，朝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春，郝懿行再度从故乡出发来到京
师，寓居在宣武门外的山左会馆。今年会试与
以往有所不同，嘉庆帝派出了“老少组合”来
主持考试。主考官是68岁的帝师朱珪。他为官
清正，在扳倒和珅上贡献颇大，深得嘉庆帝信
赖。副主考则是刚刚35岁的户部左侍郎阮元。
阮元曾和郝懿行一道参加乾隆五十四年的科
考，郝懿行名落孙山，阮元金榜题名。当年进
士召对时，乾隆对年轻的阮元大为喜爱，高兴
地说：“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此后阮元
仕途扶摇直上，如今已成了二品大员。

旧帝新殁，新帝初临，朝政似乎有了耳目
一新的感觉。嘉庆帝踌躇满志，想要变革朝
纲，网罗人才，自然对此届科考极为重视。朱
珪与阮元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认识颇为一
致。二人皆有感于以往考试过于看重义理，以
致所选人才皆无实学。他们决定加大策论比
重，“以得其实”，考察举子们对典籍的理解
和掌握能力。

此次会试，搜罗了大量人才，如著名经学
家王引之、金石学家周中孚，精通天文星算的
罗士琳，还有擅长考据的郝懿行，“一时名流
搜拔殆尽，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

当年的考友，如今成了自己的座师。不知
郝懿行拜望比自己年轻7岁的阮元时，究竟会有
怎样的感触。

舍弃仕途选择回归著书
由于清朝官僚队伍臃肿庞大，郝懿行虽中

进士，却长期得不到实缺可补，仅在户部挂了
一个江南司主事的虚职。江南司职掌核销江
宁、江苏、安徽三布政使司的钱粮，及江宁、
苏州两织造的奏销案，兼管各省动支平余银两
及地丁逾限等事。他所任的主事，则是江南司
最基层的官吏。

因为“自守廉介”，性情恬淡，郝懿行从
未想过要为仕途去拜拜同乡、走走关系，所以
二十余年“淹抑户曹，未迁一官”。他还赋诗
自娱道：“作吏廿年仍晏如，久应归去屡踟
蹰。贫难供给非关客，懒爱萧闲却著书。开卷
羲皇人以上，登堂亲旧话如初。不知许事休轻
说，日报平安乐有余。”

此生的精力，郝懿行舍弃官场，选择学
术。在他心中，累次科举赶考，仅是例行公
事，为的是报答双亲、谋取俸禄。

例如中进士后，郝懿行在给父亲家信中言
道：“因家贫而亲老，所以才不加以抉择就出
仕为官。人子侍奉双亲，能够得到皇家升斗之
资，博父母膝下之欢，已是非常快乐了。”第
二年七月，他又写信给弟弟：“老亲在堂，尚
属康健，所以我才能稍事游宦。但至多五六载
后，就要思虑归养之事了。”

当年十一月，父亲郝培元病逝，郝懿行和
妻子归里服丧。三年守孝期满，他回京继续担
任闲职。也许因浸淫诗书许久，郝懿行变得朴

讷少言，完全没有清廷官员的圆滑模样。时人
胡培翚记载，郝懿行品性耿介，性格内敛，为人恂
恂谦退，讷若不出口。他不肯轻易与人交谈，如果
不是素知的老友，经常相对终日不发一言。只有
谈论经义时，才喋喋不休忘却疲倦。

郝懿行在京为官，如同隐居一般，所好只
是读书，“寡交俭出……性嗜学，精训诂，牙
谶万卷，终日铅黄不离手”。他展篇执笔，往
往夜过四五更也不中断，废寝忘食，手不释
卷。

郝懿行官微言轻，俸禄微薄，不执着于敛
财置业。二十余年的俸禄，除了勉强用于生活
开支，几乎全用来购置典籍。因为入不敷出，
所以生活清苦，“所居四壁萧然，庭院蓬蒿常
满，童仆不备”。郝懿行常披一件弊羊裘御
寒，冬日诵经不辍。有时为了买到心爱之书，
不惜“典却御寒之衣”。二十七年浮沉郎署，
他处之晏如，“视官之荣悴，若无与于己
者”。

直到嘉庆二十五年，63岁的郝懿行才奉旨
补缺为“钦点户部福建司主事”。可惜五年后
他即病故，在官场几乎毫无作为。

著述宏富益彰琴瑟和鸣
在北京做官，郝懿行所做之事，几乎全是

著书。
郝懿行能泰然著书，不挂心仕途，除了天

性使然，也和贤妻相助分不开。妻子王照圆醉
心经史，与郝懿行琴瑟和鸣。二人相处，绝非
索然无趣，平日生活常有诗词唱和的甜蜜。

二人新婚时，郝懿行已过三旬，却时常有
小情郎的甜蜜感溢出。他和王照圆“挑灯闲
话”时所作的《催庄（结婚过彩礼）》《却扇
（新娘出嫁蒙头遮面）》二首，以及《关关雎
鸠》等诗，皆是情意绵绵，富有情趣之作。

诗中，王照圆以细腻笔触，描绘了幸福满
满的新妇形象。她“预知偕老期”，认定两人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桃始华》里，王
照圆用一系列柔软细腻而又清丽的意象，勾勒
一幅春光初现的美好景象，极写柔情无限，暗
喻婚姻生活的美满甜蜜。她的《却扇》更是直
抒胸臆，将对郝懿行的爱慕表露无遗：“千里
良缘丝线牵，三冬毂旦结团圆。挑灯最喜亲风
雅，先说周南第一篇。”《诗经·周南》第一
篇，即是歌颂少男少女相恋的情诗《关雎》。
郝懿行作和诗，也极言自己的幸福，他以“双
燕齐飞、双星齐现”来衬托二人结合，更以
“梦灯频结彩，早定百年期”来表明快乐。

这样的郝懿行，和外人眼中木讷呆板的形
象截然不同。

也许最温柔的那一面，注定要留给最爱的
人。有了琴瑟和鸣的甜美爱情，郝懿行的学术
成就日益精进。正如鲁东大学翟如潜所言：
“夫妻唱和不仅是表现生活中的情趣，也表达
了各自的感情，而且还是激励学业不断精进的
动力。”

同时代的好友，对郝氏夫妻的感情也有所
记载。如臧庸说：“时有父子著述，一家两先
生，王石渠观察及令嗣曼卿学士也；有夫妻著
述，一家两先生，郝兰皋户部及德配王婉佺安
人也。”

“父子著述”，就是同时代的高邮王念
孙、王引之父子，他们亲承戴震“皖派”嫡
传，精于训诂小学；“夫妻著述”，便是郝懿
行、王照圆夫妇，两人精于考据朴学而知名。
臧庸将“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妻”并举，足
见郝懿行与王照圆亦师亦友的关系。

王照圆幼喜《诗经》，早年曾著《葩经小

记》，后因母亲过世而搁置。后在郝懿行“考
订篇章，日月浸寻，著述等身”的影响下，重
新寻得旧稿，补葺成书。王照圆校正《列仙
传》时，郝懿行亲赴京都白云观为她抄录藏
本。郝懿行的研究，也注入了王照圆的心血。
《清史稿》载：“照圆文辞高旷，得六朝人遗
意，懿行有所述作，照圆每为写定题识。”

从嘉庆十三年至道光二年（公元 1 8 2 2
年），郝懿行一直忙于《尔雅》注释。王照圆
与他一同参证异同得失。郝懿行十分尊重妻子
的质疑和意见，“间取照圆说”。张澍记载，
自己曾拜会郝懿行，嫂夫人王照圆便以《尔
雅》疑事来发问，他只能勉强酬答而已。

学术上，二人相持相扶，生活中同样举案
齐眉。郝懿行中进士后，王照圆便赴京城照
顾。她早年对丈夫仕途有所期待，但旋即和丈
夫共同耕耘学术天地。郝懿行浮沉郎署二十七
年，书满其室却贫病交加，晚年境遇凄凉。王
照圆一直陪在身边，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郝
懿行以“早知谙女诫，挽鹿谢殷勤”，来表达
对爱妻共受贫困的感激。

王照圆与郝懿行共生三男一女，但仅有一子
长成。郝懿行作《幼子文虎哀辞》疾呼：“呜呼！寿
儿竟不寿耶？”哀叹“儿遗诗书，我不忍观，藏之故
箧，亦不忍残。哀儿幼慧，夺我彭年”。母亲王照
圆，丧子之痛更是不可言说。

早年的“执子之手”，晚年的“与子偕
老”，历经风雨的感情，愈发显得醇厚芬芳。

郝懿行晚年贫病交加，学术研究却毫不懈
怠，王照圆陪伴左右，悉心照料。郝懿行曾自
述：“治经之难，漏下四鼓四十年，常与老妻
焚香对坐，参正异同得失，论不合辄反目不
止。”二人治学艰难可见一斑，二人感情弥笃
也可见一斑。

清白离世唯留鸿篇巨著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郝懿行卒于京

邸。除了丰富的著述，满屋的书稿外，别无长
物。遗孀王照圆处境极为艰难，“欲归里，无
资粮；无居业，羁居京邸，未知所依”。郝懿
行的同乡好友牟庭，见此情形生出无限感慨，
他凄凄然道：“古曰：‘金满籝不如遗一
经’，今日抱书编，不如一囊钱。平生但信古
人言，哭死方知事不然。不可生无书，那可死
无钱。呜呼，古人一暝百不见，长使今人泪如
霰。”是年五月，三子云鹄将郝懿行的灵柩运
回故里，葬于先茔故地。王照圆归里后，深居
简出，专心整理丈夫遗著，以期能彰显于世。

郝懿行留给家人的，没有享之不尽的物质
财富；留给世人的，是近400卷的鸿篇巨著。

郝懿行的代表作《尔雅义疏》，历经14载
寒暑修订完成，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尔雅
义疏》对中国古代第一部词书《尔雅》详加辨
析，援引考据，疏通证明，校正讹谬，博得同
时代经学大家阮元、王念孙等人的赞誉。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在日本发起成立
“国学讲习会”，专门讲解《尔雅义疏》等国
学名著。

郝懿行的另一名著《山海经笺疏》，也以“精
而不凿，博尔不烂”广受赞誉。《山海经》成书于战
国，经秦汉陆续增删，记载了各地山川、物产、风
俗，保存了远古神话和历史地理资料。自东汉以
来，虽有学者为此书作注，但研究最深的还是郝
懿行。他在前人基础上，广征博引，正名辨物，刊
正疏谬，作了许多补正。时人江藩称之为“实事求
是之学”。阮元在《刻山海经笺疏序》评论称：“郝
氏究心是经，加以笺疏，精而不凿，博而不烂。”张
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该书列于《山海经》读本
之首。

光绪年间，《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
等郝氏遗著，由淄川人毕东河进奉朝廷。因各
书“精博邃密，足资考证”，皇帝审阅后降旨
由翰林院保存留览。

郝懿行去世60年后，其孙郝联薇完成《郝
氏遗书》刊板印行。他在刊书中赋诗云：“不
置田园刊祖书，关心亲族笑我愚。岂知版籍传
家远，胜遗膏腴万顷余。”

“郝联薇这首诗，既是对自己心意的坦
露，也是对郝懿行毕生行迹的总结。”郝庆光
说。

■ 文化世家

二十七年浮沉郎署，四壁萧然犹是晏如，官微言轻不以为念。他将毕生精力注入到经籍著述中，和妻子王照圆精于考据据朴学。

“一家两先生”“栖霞郝夫妻”传为佳话。

郝懿行：此生恬淡唯著书

□ 本报记者 鲍 青

郝懿行于嘉庆四年考中进士，当时的副主
考是清代名臣阮元。阮元曾和郝懿行共同参加
过乾隆五十四年的会试。与郝懿行留心著述、
仕途不显不同，阮元在仕途和学术上皆有重大
成就。他依靠自身才华和权势地位，深深影响
了一代学风。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嘉、道两
朝渐渐形成注重通经致用的风气，为晚清经世
思潮高涨打下了基础。

阮元少年早达，历任学政、巡抚、总督，
晚年更是进京拜相。他为官五十载，清正廉
明，又学问渊博，著述宏富，在政界和学界都
极有威望。他早年受顾炎武、戴震学术思想影
响，对清廷八股取士就有不满。等到他出仕为

官后，更是重视文教，崇尚实学。历官所至，
“必以兴学教士为急”，门生遍天下。

阮元任山东、浙江学政期间，对科举考试
内容进行改革。科举考试不再考《四书》死记
硬背的呆板知识，而是“借题发挥”，考察学
子对经术教士、治学以及取士等问题的理解，
以考察他们的应变能力。

阮元在督学鲁、浙两省时，提拔了严杰、
洪颐煊、端木国瑚、陈文述等一批实学人才。
嘉庆四年，阮元任会试副主考。在考试之前，
他把自己对科举改革的理解，详细汇报给了刚
刚真正掌权的皇帝。阮元在奏折中说：“校数
千人之文艺，必当求士之正者，以收国家得人
之效。欲求正士，唯以正求之而已。”他提出
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人才选拔原则，强调

“求士者，唯在乎求有学之文”，主张录取具
备经世济民真才实学的人。在这篇奏疏中，阮
元未曾提及如何完善八股程式，却委婉地提出
了改革科举内容的建议。嘉庆帝默许了阮元的
意见。阮元和朱珪，在会试中连出策问数十
题，内容皆和实学相关。如察吏安民之法、军
政弭盗之方，这些问题都需通过考证引古论
今，表述意见，才能让文章站得住脚。

这次会试，阮元共录取王引之、张惠言、
郝懿行、陈寿祺等209人。一时名流，网罗无
遗，对树立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

要改变学界颓风，创建新式书院是当务之
急。阮元任浙江巡抚第二年，即在杭州建诂经
精舍，选录诸生读书于其中。阮元推行他的文
教改革思想，完全排除时文帖括，教授“经史

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
等”。由名师主讲、出题，再由学生自由研
究。

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又在广州开办学海
堂，对自己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升。

阮元倡导的兼采“汉宋”、倡导实学的学
术新风，得到了当时著名学者如焦循、凌廷堪
等人的认同和呼应。焦循对汉学崇尚考据、盲
从汉儒的态度，以及排斥宋学的门户之见提出
批评：“近之学者，无端立一考据之名，群起
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
郑、许。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他又说：
“朱子之徒，以道学为门户，尽弃古学，非
也。近世考据之家，唯汉儒是师，宋之说经，
弃之如粪土，亦非也。”凌廷堪则指出，惠

栋、戴震等人“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
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浮慕之
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

清末著名学者刘师培盛赞阮元、焦循等人
“调和汉宋”是“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
见”，为后学做学问树立了典范。徐世昌《清
儒学案小传》则说：“（自阮元后）道、咸以
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
兼综汉宋者不乏其人。”阮元的门生，道光间
广东学者陈澧在学海堂肄业后，任职学海堂数
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一直贯彻阮元汉宋
兼采的学术主张。

阮元倡导的质疑问难学术风气，改变了岭
南专尊八股的沉闷空气和士人沉浸心性之学的
空虚风尚，对后来改良思想和学说出现，起到
了一定的影响。梁启超盛赞阮元：“广东近百
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他在《三十自
述》中说：“（某）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
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
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弃帖括以从事于此，
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
也。”由此可见，梁氏早年深受阮元实学思想
和改革思想的影响。而这也为晚清实学兴起和
科举改良乃至存废之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相关阅读·

身兼封疆大吏和学界领袖，他积极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力求兼采二者，倡导实学。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

学界风气发生可喜的变化，并为后来经世思潮兴起，准备了条件。

阮元：调和“汉宋”开新风

汇集了郝懿行毕生学术心血的《郝懿行集》 鲍青 摄

栖霞郝懿行墓 郝庆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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